评金中博士诗词尺牍

金中足下
    伏维起居佳胜。
    清夏幽居，零雨其蒙。一袭新凉，颇添佳绪。不意绿衣人更送足下大著二册，于是且喜且愕，摩挲久之。
    足下品重琳琅，才工月露，敬而慕之，已非一日。惟弟不善与人交结，况更觉与足下有云泥之别，因未敢一申应求之志也。今者足下竟见赠大著，徒增惭怍。 弟亦频于坊间诗刊中拜读足下大作，第未有总体之印象。昨收大著后，即废手边一切庶务，竟日快读一过，以为可当“意气风发，英气逼人”八字评。“风骨还从苏子键，标格欲效放翁高”，足下此句，明以夫子自道也。呀！缅怀故国，赤子之情时复流露；雄视大千，阳刚之气一脉贯穿。而外语入诗，戛戛独造，格律前卫，生面别看，此皆弟最为感佩者。虽然，足下诗中亦偶有造语生硬处，然以足下少年清逸之才，而涉足领域之广，且具现代科学理念，此较国内三家村中但知祧唐祖宋之腐儒不知相去其几千！弟以是思之，研习诗词，唯有与现代科学理念接轨，方可使之重放异彩。否则，终不过假古董耳！
    足下集中，雅什如珠：“知我沸腾鲜血里，蕴藏有汝DNA”；“北美群山呼唤我，come here mr jin”；“痛饮狂歌抒野性，当于德克萨斯州”“携手随君带微笑，一同流浪此星球”；“明朝又做江南梦，细雨荷花润石桥”；“异邦丈室萧然壁，高挂雄鸡大版图”；“天涯知我漫相思，为你尊严常默祷”；“同餐南海红桑果，共枕恒河碧月光”“当年你我为青鸟，释迦摩尼做鹿王”，此等佳句，俱令人讽咏无厌，亦可谓为“情辞两胜”者也。
    足下于日人和歌之翻译，弟亦颇感兴趣。日本古文学中，说部而外，弟仅读过松尾巴蕉之俳句，与和歌原一无所知，今读足下译作，颇开眼界。而弟终不详和歌之特征（如5.75.77音），及其作为日本古诗之嬗变轨迹如何，甚盼足下暇日有以教我。
    足下短笺云，近日将与魏新河、钟锦二君小聚，不禁神移久之。盖弟于钟锦相识颇早，昔年读书，多受益于渠。而今渠复荣列迦陵（叶嘉莹先生）门墙，学业大进自无待言。新河兄亦晤数面，才情华瞻，一如其词，心亦爱之。
    愧弟也，久困东府之一隅，以课顽童为业，薄以养家，独学而无友，鄙吝之心日渐复生。知与足下把酒言欢亦复极难，但当斯时，举杯遥祝而已。伏维谅之。
    免酬郢曲，乞运宋斤，应知哲匠之旁观，难免小巫之气尽，然即逢新雨，不得不一吐为快耳！
    溽暑乍歇，秋气初集，深灯写罢，寂寂者唯弟与萧斎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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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秋后五日于渭南沙鸥庐
